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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蔡良玉

遥远深沉的记忆
——梁雷的钢琴协奏曲《记忆的弦动》述评

《记忆的弦动》是梁雷受台北市立国乐团委约

创作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为钢琴与大型民族管弦乐

队而作。2011年4月4日由旅德台湾钢琴家陈必先

女士担任独奏，台北市立国乐团协奏，邵恩指挥，

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首演：

我未听到作品之前，仅从其标题“记忆的弦动”

中，估计作品是写怀乡之情，并自然地联想到歌颂

祖国或类似题材的作品，如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

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的《bh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拉赫玛尼诺夫的《e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刘

诗昆、孙亦林等人的《青年钢琴协奏曲》等。但是

当我听到作品的录音以后，却发现乐曲的风格和音

响都与西方19世纪民族乐派的钢琴协奏曲大相径

庭，也跟中国的上述作品迥然不同。这就引起了我

的好奇和思考：究竟这首作品表现的是什么内容?

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法表现的?这首作品有哪些特

点或独到之处?本文试图谈谈我的体会和看法。

一、丰富多彩的记忆

我认真地欣赏和思考了以后，觉得作品的标题

《记忆的弦动》中，“记忆”两个字至关重要，因为

作品的内容就是通过音乐反映作曲家的思想情感和

对生活的记忆与思考。而这又与梁雷的特殊生活经

历密切相关。其中既有对历史上荒谬、错乱一页的

记忆，也有对人类大爱、至情的记忆。概括地说：

梁雷生于“文革”后期(1972年)，在北京长大，

1990年17岁赴美学习生活至今。因此，他的学习

生活大体可分为出国前和出国后的两大阶段。

出国前，梁雷一直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

究所的家属宿舍，又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了两年

高中，直接、间接受到国内的音乐熏陶，特别得到

了国内音乐界前辈、老师和兄长的关心、爱护。众

所周知，以重点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与现状为

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当时汇集了国内许

多著名的学者和老、中、青i代民族音乐学家，又

拥有藏书极为丰富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面收藏了

研究所人员长期深入各省和边远地区进行民族音乐

调查采访的宝贵资料和原始音响。上世纪八十年

代，其浓厚的学术氛同不言而喻。此时，恰逢梁雷

的幼年和少年时期，他在这里生活，有了得天独厚

的成长环境。音乐研究所家属宿舍就在研究所办公

楼的隔壁，其环境既平凡又特殊。它位于北京东直

门外新源里，当时周围是大片农田，楼内条件与今

日多数宿舍相比，相当简陋。但是，这里却是一个

十分温馨的大家庭。梁雷从五个月大就住进了这个

宿舍楼，竟然与杨荫浏、曹安和、李纯一、郭乃安、

李俭民、王震亚、何芸、简其华等音乐界的理论泰

斗和专家为邻!那时还不懂事的梁雷，每次从看护

他的阿姨家或后来从幼儿园回来的时候，人们听到

动静，都纷纷打开房门，跟他打招呼，逗他玩。他

就是这样从一楼在大家的呵护和爱抚中回到五楼的

家。后来，他开始学琴，又“乱弹琴”、“编曲子”，

楼内隔音条件很不好，楼上楼下都听得见，但从来

没有人表示过厌烦或抱怨，反而多方给予了他鼓励

和引导(见后)。当时，物质条件比较困难，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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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储备蜂窝煤和大白菜，只要谁家买了，楼里的

小孩都会出来帮忙搬运，年纪最小的梁雷后来长大

点了，也赶上“帮”了几回。前辈长者们都特别随

和，楼里的气氛非常亲切。大家经常“串门”讨论

T．作，交流业务。哪家来了亲戚，大家都倍加关心

和照顾。楼里有个不成文的“传统”，每年过年的

时候，全楼从五楼开始，挨家挨户互相拜年，像“滚

雪球”一样最后拜到二楼曹先生和一楼的杨先生家，

全楼男女老少“大团聚”!八十年代，研究所增加

了一批中青年的有生力量，楼里也搬来了中青年学

者。春节时，音乐研究所多次举办联欢会和小型的

“儿童音乐会”，梁雷也有机会与居其宏、孙玄龄等

人的琴童子女一起进行表演⋯⋯当年这些真实生活

情景，都给梁雷留下过生动、美好的记忆。

小时候，梁雷就在这里跟随父亲学唱民歌，每

当父子二人散步、锻炼时，就边锻炼边唱民歌，从

内蒙的“爬山调”一直唱到四川“晨歌”，他们还

做即兴的“编音乐对联”的游戏(即由父亲随意哼

出上句，再南梁雷续哼出下句)。梁雷13岁的时候，

父亲带他去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云南傣族“孑L雀

王”的演出和独特的“象脚鼓”表演，他也曾跟着

父亲在北京采访打击乐演奏家安志顺，听了西安鼓

乐《鸭子拌嘴》、《老虎磨牙》等。下面仅举几个例

子，说明长辈们因注意到他从六岁开始喜欢在钢琴

上“编曲子”，如何从旁诱导他对民族音乐的兴趣。

有些音乐研究所的长辈把他们亲自采录的民族

民间音乐音响送给梁雷，供他聆听和学习。如何芸

采录的瑶族民歌、简其华采录的北疆木卡姆和歌舞

等；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周青青、董团老师也热

情地把他们收藏整理的录音送给他。又如乔建中亲

自给他“上课”，手把手地教他唱西北民歌，还送

给他朱仲禄在不同时期演唱的花儿，以及滕永然与

乔建中不同时期采录的民歌等。这些录音都是梁雷

非常喜爱的音乐，常常在家听。还有，我和梁茂春

的同学、蒙古族民族音乐学家乌兰杰是我们家的常

客，经常来我们家饮酒唱歌。当时我的母亲也在，

每次饭前，乌兰杰都会依蒙族的习惯，举杯给老人

家高唱酒歌和内蒙民歌为她祝福!从此以后，梁雷

一直保持着与乌兰杰叔叔的联系，向他请教。梁雷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两年期间随何振京老师学习民

歌，也曾有机会到甘肃莲花山的“花儿会”上采风。

我们那时的家是五十多平米的两间半房，却住

了祖孙i代加保姆6个人，生活条件虽然非常有限，

但是，梁雷在音乐研究所家属宿舍的童年生活，就

像是上了一个特别的学校，使他领悟到了人间和睦

相处，互相关爱的高尚情怀。梁雷m国前，接受过

音乐的熏陶，周罔的环境也对他起到过潜移默化的

作用。有些他小时候编写的钢琴小曲中，就留有上

述音乐的印迹。童年时期虽然他还谈不上对传统文

化和民族音乐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但客观地

讲，这些影响毕竟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埋下了重要的

启迪，萌发了他对音乐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学习的

兴趣，也使他开始喜欢读书，开始懂得珍惜有关音

乐和文化的资料。

梁雷出同时，把长辈们送的录音全部带出了围，

一直视之为最珍惜的财富。他是带着少年时期在研

究所温馨的感受和老师们对他的殷切教导，带着他

们给予的启发、影响和希望走m圉门的。此时，他

刚刚步人青年时期?面对美国周同的环境，他意识

到：作为一个中国青年，自己出国前还没有能够真

正深入地学到中国的文化，这是多么大的缺憾!于

是他在波士顿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经常到哈佛大学

赵如兰教授家旁听长辈们在那里定期举行的“剑桥

新语”雅集活动。3后来梁雷在赵如兰、卞学镄二

位教授家住了长达八年之久，这使他与中国文化学

者的交往更为密切，受到了诸如史学家陆惠风、京

胡演奏家倪秋平、哲学家郭罗基教授等人的亲自教

导。赵如兰教过他古琴的弹奏和理论。梁雷在她家

听到了赵教授收集的许多珍贵录音，包括大量京剧、

全套的经典道教早午晚课科仪音乐，以及徐丽仙、

杨振雄演唱的弹词等?此时，梁雷坚持在哈佛燕京

图书馆和赵教授家的藏书中自己手抄典籍、画论，

如饥似渴地寻找当时国内已被拒绝了的中国文化传

统。在美国读书期间，梁雷还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

生了强烈兴趣，听了很多日本(包括雅乐、能乐等)、

韩国(包括正乐、散调、佛教音乐如灵山会相等)

的传统音乐。在美同，梁雷总会抓紧机会向到访美

国的国内音乐界的前辈学习。有一次，朱践耳先生

访美时，曾将自己在云南采风的私人录音赠送给他。

梁雷也经常利用回国的机会，继续学习，并主动收

①“剑桥新语”是赵如兰教授与陆惠风先生举办的

学术交流活动，邀请来访美国麻省剑桥的学术名流用中

文讨论各项题目，每月在赵如兰先生家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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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统音乐的资料和音响．其中有他非常喜欢的多

套各地民歌集锦．包括黄河、长江流域的民歌、号

子，西南地区的侗族、壮族的多声部民歌，还有器

乐曲(如谈龙建送给他的清故恭王府音乐弦索十i

套)，和陕西咸阳锣鼓，后藏地区的舞曲、开封民乐、

绛州大鼓，以及各地的戏曲：如高甲戏、沪剧、藏戏、

秦腔、碗碗腔等等：

上述这些都是梁雷的音乐“记忆”，它们都与《弦

动的记忆》有一定的关联：其中我感觉关系更为密

切的，还有几个例子补充如下。

一是，梁雷对古琴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梁

雷曾专门从音乐研究所录制了各位古琴大师的早期

全套录音，这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他到波士顿

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读本科一年级时，就在作曲老师

罗伯特·科根的指导下，从音色的角度分析了卫

仲乐先生演奏的古琴曲《醉渔唱晚》。他回国探亲

时，在北京也专门拜访了古琴演奏家王迪；二是，

他对蒙古族音乐情有独钟。他曾利用回国探亲的机

会，继续在乌兰杰的指导下，与作曲家阿拉腾奥勒

一起，到内蒙古草原学习民间音乐：2005年中国唱

片总公司出版了《潮尔大师色拉西纪念专辑》，梁

雷是该cD的倡议者和策划者之一。此外，他对蒙

古族的一些历史文化和著述的兴趣也很大，曾帮助

乌兰杰查阅有关蒙古族与西方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外

文资料；j是，梁雷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之广，常常

令我们意想不到。有一年他回来探亲，曾用了一周

时问，每天晚上津津有味地与我们分享他读《金刚

经》的心得；去广东讲学的时候，他带我们专程去

广东新兴县国恩寺与韶关南华寺，探访六祖慧能坐

化的地方以及六祖的真身。有一次他从国外来信，

嘱咐我们说：《陈寅恪全集》要出版了，这套文集

极为重要，务必帮他购买。殊不知，此书并非一次

出齐，所以我们的朋友班丽霞帮他关注和购买的时

候，是看见出了一本，就跑去买一本，费了好多时

间才帮他买齐的：梁雷极其珍惜这套藏书。他还利

用回国的机会去清华同参观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先

生的纪念碑，并且专程去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的故居⋯⋯这些都说明他在精神上对这位学者有很

深的缅怀之情。

梁雷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他也深刻

意识到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因此这些

有形与无形的记忆都必然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深远

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谱写《记忆的弦动》这部作品时，

梁雷在国外生活、学习的时间(21年)比在国内的

时间(17年)还要长!而且，这是梁雷出国二十年

来第一次在亚洲得到大型作品的委约。难怪他为乐

曲起名“记忆的弦动”!他是要追寻、要重塑对中

华民族文化的记忆：

二、“三段体”和“起展合”的结合

那么，钢琴协奏曲《记忆的弦动》是如何表现

其内容的呢?下面仅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和体会，简

单作一点个人的诠释：

这首作品的结构是由i段加“引子”和“尾声”

组成，与西方“ABA。”的“i段体”类似，也与中

国传统的“头身尾”和“起展合”结构相符。

“引子”的乐谱开头的表情提示中写明：“空

旷、神秘地”：此处用了6套木鱼，每一套各5个，

这种配置比较特别：6位打击乐演奏家在乐队后排

分开排列，横跨整个舞台，发m的音响造成了空旷

神秘的气氛：少量的打击乐、管乐、弹拨乐小心翼

翼地以不同组合方式，由弱到强，南强到弱，奏出

起伏不定的长音，给人以不安的感觉：在这神秘的

背景下，钢琴借鉴“预置钢琴”的方法，由作曲家

发明用吉他的小钢管(“滑音棒”)在琴弦上轻轻滑

奏，出人意外地奏出像中国民族拨弦乐器的“吟揉”，

与乐队溶为一体，在不安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一层

悬念。“引子”即在这种越来越不安乃至紧张的气

氛中，把音乐带入乐曲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音乐总体上是一个动力性很强的、带

有骚乱和紧张情绪的段落：大体可以分为三小段。

首先，钢琴猛烈地在低音区快速奏出强有力的音型，

在乐队的组合不断变化、力度不断增长的配合下，

形成凶猛、狂放的气氛，并持续变化发展：接着，

钢琴在高音区与打击乐一起继续展开。此时，钢琴

奏出的音乐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形象，成为几乎

失控的灿烂的情感爆发，而小锣和鼓的轻声演奏，

也使音乐的紧张气氛得到减弱，乐队的梆笛和打击

乐又以清脆有力的节奏，奏出中国民间戏曲风味的

音乐。然而，这个变化没有持续多久，音乐的气氛

重又变得紧张甚至恐怖，钢琴重返低音区凶猛激昂

的音型。而且，采用了另一种特别的演奏方法：演

奏者在钢琴的高、中、低音区奏出单音的大跳，塑

造出一种残酷无情的(第117小节)，和另一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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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奔放的(第1 19小节)不同形象，两者短暂交替

进行。然后，钢琴从低音G开始，快速演奏环绕着

的上行琶音，到达最高音c时，乐队休止，而钢琴

在i个“fff”强音记号处停留、徘徊，准备着进入

第二部分。我理解这段音乐是一个过渡性的段落，

为下面要m现的另一种音乐形象做好准备。

第二部分是乐曲的中段，也是乐曲的核心段

落。乐谱标明“典雅、自由，富有表现力”。听起来，

音乐悠静、淡雅，沉稳、深遂，有一种难于言表的

内在之美。这是其主要的情绪，但有时也有戏剧性

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富有表现力”吧。

这里钢琴采用了另一种特殊的压弦的演奏法

(muted)，在一个低音上奏I叶J强音“fff”，发出像古

琴那样的清幽古远的音响，演奏者也在其它乐器小

心翼翼的伴奏下，持续拨动钢琴的琴弦；而胡琴则

在笙的长音衬托下，慢慢地奏出像是马头琴那样的

五声性的优美旋律，音乐进入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段

落，即：“古琴”和“马头琴”的“对答”、“唱和”；

管子及管乐、弹拨乐等(像“丝竹”)与“古琴”的“对

答”(由“马头琴”配合)以及“马头琴”与“丝竹”、“古

琴”i者的“对答”?这些不同组合与对答，形成

了美好空旷的气氛，将优雅古朴的传统“文人”音

乐与宽广深沉的内蒙古音乐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给

人以人文美的感受：接着唢呐用花舌的强力度吹奏

长音(第159小节)，钢琴又轻声模仿古琴的弹拨

和滑奏，让人产生一种新的期待j此后，“古琴”、“马

头琴”和乐队南低向高，南弱到强再次把音乐逐步

推向一个过渡性的高音D，似乎把我们带到了民间

宗教“礼仪”或民间市井的场景。笙群和唢呐群在

打击乐群的衬托下，又在前面到达的高音D上奏出

了狂放的音响(第175小节)，弦乐用泛音上下滑奏，

“古琴”也时而滑奏，时而按弦、“吟揉”，使音乐

变得更加活泼有趣，充满活力，而打击乐的演奏，

又进一步形成了热闹欢快的情绪。其丰富多彩的锣

鼓点，马上钩起人们对中国独特的传统锣鼓乐的甜

蜜回忆?然而，令听者感到遗憾的是时间太短暂了，

音乐还没欣赏够，就被打断了：弦乐在高低音区两

个极端奏着震音，与管乐、打击乐缠绕呼应着，像

是前面乐曲在第一部分出现过的那种神秘、怪异和

骚动的记忆阴影又回来了：不久，音乐却令人意外

惊喜地南钢琴在高音区敲击弹奏和滑奏，打击乐与

梆笛与之配合，奏m了一段戏曲“过门”般的音响，

仿佛是个简短的“过渡”段，自自然然地把音乐引

入到了第i部分。

第i部分开始，钢琴回到第一部分在低音区弹

奏的猛烈、快速、强有力的音型，但却充满了变化

和趣味。这里，原来骚乱、紧张的音乐总体上变为

热烈的、积极、奋进的形象。其中有一段音乐似乎

进入了一个新的音响氛同——类似西方钢琴协奏曲

的“华彩乐段”：此间，钢琴饶有风趣的演奏，几

乎综合展现了乐曲中的各种形象、技巧和音色，而

乐队始终与之密切配合，共同塑造了热烈、奋进的

音乐形象。当音乐到达高潮后，全体停留、休止一

小节，有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

接着的几小节，即是“尾声”：钢琴重新模仿“古

琴”，缓慢奏m几个上行的单音，停留片刻，仿佛

是再次语重心长地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我们民族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乐队加入，并在同

一个高音单音上，合力做m大幅度有力的渐强，在

i个“fff”强音中，辉煌地结束全曲。

三、心灵故乡的声音

经过反复的聆听和梳理之后，我更加体会到这

部作品的标题中“记忆”二字意味之深长。梁雷在《记

忆的弦动》乐谱的前言中，第一句话就很令人回味，

他说：“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声响都盛满了记忆。”

我理解作品的所谓“记忆”，主要指梁雷身在海外，

内心对家乡、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记忆。从乐曲中，

我们仿佛可以听到“文革”后期的狂烈噪音，也有

童年嬉戏的纯真的声音；有着中国大地辽阔的景色

和民间大众的庆典及佛教仪式的影子，更有海内外

中国传统文人高雅的吟诵。这些都让人联想到梁雷

对小时候成长的音乐环境，包括研究所家属宿舍温

馨的生活氛同的记忆，和老师们、前辈们赠送给他

的宝贵录音的记忆，以及梁雷拜访他们、跟随他们

研习的记忆，乃至对赵老师家中的音乐收藏的记忆

和他在图书馆手抄典籍的记忆⋯⋯。然而，重要的

是，这首作品中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绝非简

单、消极的“回归性的记忆”，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积极的“创造性的记忆”。其中，无论是文人雅士

还是民间百姓，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积极奋进的

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弘扬?作品体现了梁雷呼唤

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珍惜，唤醒人们对

被遗忘了的、被拒绝了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精神的记

忆。当然作为艺术创作，必然还有梁雷自己寻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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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想象中的声音．因此，这里有记忆，有幻想，有

想象，有追寻，有理想，有凝思，更有呼唤。从这

部作品的丰富多彩的音乐中，都能够听到纯正的品

色。正如他在《记忆的弦动》乐谱的前言中所说：

“1990年我十七岁离开北京去美国后，在异国他乡

寻找、回响着遥远的，自己心灵故乡的声音。这些

声音逐渐变成了一种幻想?有的近，有的远，有的浓，

有的淡，有的古，有的新?有金属，也有柔软的丝

竹。这些飘忽的音响翻腾着斑斓的记忆：他们盛着

现代的，古老的，未来的声音。有些声音已从我的

记忆里涌出，潮水般漫出了狭隘的地域与国界。”(引

自《记忆的弦动》乐谱前言)

这里我想起梁雷曾经跟我们说过一个故事：他

说，日本的道元禅师在宋朝时留学中国，回到日本

后，人们问他：你对中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说：

别无它事，柔软心?指当时中国人的心是软的。梁

雷很有感触，他觉得近现代历史中，中国人只有钢

铁、暴力、战争的声音。他企盼和平与和谐的社会

和人心，希望回到“柔软心”的状态。所以，在这

首作品里，他把最重要的段落——慢的那段——放

在中间部分。这就像唐卡，四周是面目狰狞的护法，

中间是慈祥的佛：又像巴赫的组曲，思想境界最高

的部分是“萨拉班德”，也在中间，这就是音乐的

中心信息：

南于我自恃比较了解梁雷出国前的生活环境，

对他出国后的环境也一直关注，在这首作品中，我

多少能体会到他对孩童时期温馨环境的记忆和师长

们分享给他的珍贵的文化记忆，也能感受到他所追

寻和呼唤的“记忆”的内涵和他内心的冲动，所以

写出了我自己的理解。但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上面

的阐释都是我个人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想象。实际

上《记忆的弦动》有许多地方是难以用文字、语言

表达清楚的。它像一部无标题音乐，可以任由听众

的耳朵和心灵予以自由的想象和解读。

四、特点与探索

我觉得钢琴协奏曲《记忆的弦动》是一部很有

灵性的作品，它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从体裁上看，在一般传统协奏曲中，主

奏乐器与乐队的关系是竞奏的关系，是“主奏”与

“协奏”的关系：但这首协奏曲却不然，这里钢琴

与乐队更多是“应答”、“对话”、“唱和”、相互补充、

相互衬托的关系，更多像是中国山水绘画中将人

物放在山水之中，融合在自然环境里那样。乐曲

也没有强调主奏乐器与乐队的“竞奏”“对比”和“冲

突”，而是由钢琴与乐队互相配合、互相融合。但

这并不意味作品的情绪没有起伏的戏剧性，也不

意味钢琴和乐队的组合没有对比。相反地，作品

中的情感跌荡起伏不断，乐器之间的组合也非常

丰富多样。

从音色和音响方面看，这首作品是南钢琴与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协奏，存在着十二平均律与五

度相生律这两种律制的冲突问题。这也是梁雷创

作这首作品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也是最大的困

难。在梁雷创作这首作品之前，中国曾经产生过几

部民族管弦乐队和钢琴合作的协奏曲，如刘诗昆、

孙亦林等人的《青年钢琴协奏曲》(1959)、关乃

忠的《第i钢琴协奏曲——英雄》(1985)等。他

们都在钢琴和民族乐队的结合方面作了各种探索。

我觉得梁雷的这部协奏曲在处理钢琴与民族乐队

的关系方面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使之向前又迈

进了一步。因此，这也是这首作品在技术上突出的

特点之一?为了避免钢琴与民乐队不同律制的矛盾

和冲突，梁雷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有意地让钢琴

回避中音区，而多在低音区和高音区演奏；钢琴演

奏中音区时，多采用压弦演奏，使其音色浑浊而有

力，更便于与民乐队溶合；又如，采用了许多特别

的演奏方法，即前面所述的“泛音”、“压弦”，或

借用吉他的小钢管(滑音棒)“吟揉”、“滑奏”等

使钢琴模仿了弦乐?(作品标题“记忆的弦动”中，

“弦动”二字也带有“钢琴变成弦乐”的含义：)他

的一些做法，使我想起约翰·凯奇的“预置钢琴”。

但是梁雷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凯奇，也没有被凯奇的

“预置钢琴”方法所约束。看得出他采用的这些方法，

是为了表现作品音乐内容的需要，为了寻找能使钢

琴的音色更接近中围的民族乐器的音色和音响，更

是为了将这些技术与技法变成扎扎实实的音乐。非

但如此，梁雷还进一步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他在乐

谱的说明中写道：“在我这首作品里，琵琶、古筝

的轮指衍变成钢琴双手快速交叉的震音。钢琴明亮

的中音区用压弦演奏。音色浑浊有力，接近民族弦

乐器复杂的音色。钢琴成为弦乐，乐队成为钢琴的

呼吸⋯⋯”总之，他使钢琴成功地模仿古琴、古筝、

琵琶、大鼓和锣等各种弦乐、弹拨乐和打击乐乐器，

活灵活现。难怪有人说听了这首作品以后，觉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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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像内蒙音乐，有台湾人说听了像“南音”，

还有人说像是韩国宗教音乐⋯⋯可见，他们从音乐

中听出了的都是中围的或东方的音乐元素，表现的

是对中国或东方的记忆。

调式和声方面，作品打破了五声音阶、七声音

阶和十二音音阶的严格界限?比如在音乐的第一部

分，钢琴有的地方右手只弹黑键，左手只弹白键，

右手五声音阶，左手七声音阶，加起来是十二声音

阶，实际上右手是一个调性，左手是另一调性，两

只手是多调性的关系；又如在第i部分类似“华彩”

段的地方，钢琴家双手快速自低向高演奏，开始在

低音区，两手都在白键上，到中间音区时，右手要

从白键换到黑键，即由七声音阶走向十二音阶；左

手同着右手转，力图使钢琴与民乐队的音色和音响

更加自然地溶合到一起：

从结构上看，作者也是有讲究的，前面提到乐

曲的结构南i段加“引子”和“尾声”组成，其实

作者是借用了唐大曲的结构方式安排，如全曲的“引

子”即“无拍游声”，也类似唐大曲的“散序”。第一、

第i部分即是传统乐曲的快板“外篇”，中间第二

部分是慢板的“内篇”，也是最核心的一段。

五、结语

任何时代的作曲家都要处理好自己所要表达的

内心世界与音乐技法的关系。作为一个作曲家，梁

雷同样需要通过相应的、成熟的作曲技法表达自己

(上接第100页)驱力、规则、角色、语言、互动

序列六个情境特性为切人点展开，可以说只是社会

情境与音乐衍进相关研究的一种初步尝试，是对音

乐与社会研究的一种实验性的理论嫁接。在实际的

情境分析理论中，有侧重社会因素影响社会行为的

社会学取向，也有倾向个人行为研究的心理学取向；

有符号互动论、民俗方法论中的情境定义，也有人

格理论、动物遗传学、环境与生态心理学中的情境

概念；无论是托马斯(Thomas，w)、米德(Mead，

G．H)、高夫曼(Goff．man，E)还是安思沃斯(Ainsworth，

M．D．S)、哈瑞(Harr6)、斯托克尔斯(Stokols，D)

都对情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而他们之间最

大的共识是情境具有“功能”。这种功能论的认定

为我们解释各种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理论前提，尤

心灵深处的情感和思想。而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

纪末至21世纪的华裔作曲家，为了表达自己在中

国和海外的生活感受和“记忆”，他选择了一条独

特的路：他没有简单地重复西方浪漫主义民族乐派

作曲家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创作，而是着力于继承和

发扬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语言和技法，同时又创造

性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包括现代的音乐技法，将

两者有机地、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探索的是“双

文化融汇结合”的路子，即将国际现代音乐文化和

东方传统文化相融增益、互补相长的路子。正因为

如此，我才明白梁雷的这首作品为什么听了之后，

会觉得既耳目一新、别出心裁，但又很亲切耳熟。

这是因为在这首作品中，他找到了恰当的技法和语

言，成功地表达了他对华夏大地和华夏文化深深的

热爱和殷切的期望。应该说，这正是作品成功的地

方和值得重视的原因。

遗憾的是大陆听众尚未有机会听到这部作品的

演奏，希望能够引起钢琴家和民族乐团的注意，争

取在大陆得到演出的机会。当然，这首作品钢琴的

演奏难度很大，对钢琴家是相当大的挑战。只有掌

握了现代技法和技术，又对传统音乐相当熟悉并能

掌握其中的内涵，才能模仿得m各种民族乐器的音

色和韵律。从这个侧面，我们又可以印证作曲家梁

雷在把握西方现代作曲的前沿技法和对传统文化所

下的功夫和底蕴。

其是针对一些由于整体社会结构的突变所引发的非

常态文化变迁现象，例如与殖民、战争、战后改制、

阶级斗争、跨界民族、移民等密切关联的音乐文化

变迁，“情境研究”显得格外必要而有说服力。如

果能够考虑到使变迁的进程和结果令人信服的那些

发挥作用的力量——社会情境，那么我们是否距离

明确地说明这种变迁更近了一步呢?希望本文能够

起到一定的作用。

附言：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

目“论同源民族音乐在跨境背景下的历史变容——

以黑龙江一阿穆尔河流域的中俄跨境民族为例”(编

号14BD04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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